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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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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昌330022;3.江西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数字经济学院),南昌330013)

摘 要:[目的]探究江西省乡村聚落时空演变规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优化国土空间

规划与促进乡村治理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方法]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核密度估计、重心迁移模型研究2000—2020
年江西省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借助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1)江西省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减

少而规模扩大。不同聚落规模差异先增后减,聚落不规则程度保持较低水平。(2)江西省乡村聚落分布总体变化较

小,但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表现出“中密周疏,北密南疏”的空间分布格局。(3)江西省乡村聚落的重心在20年间

较为稳定,均位于丰城市西南部。(4)江西省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低于200m,坡度在5°~15°的地区,并且受河

流、县乡道影响显著,而铁路、高速、国道、省道对其影响较小。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有所增大,其中粮食作物产值、农村

居民消费支出、耕地面积影响较大。[结论]2000—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时空演变总体较为稳定,自然、区位、社会

经济因素均对聚落分布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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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Evolu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
RuralSettlementsinJiang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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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studyaimstoinvestigate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rural
settlementsinJiangxiProvince,andtoana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Thefindingscanserveasreference
anddecision-makingbasisforpromotingthenational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optimizingterritorial
spatialplanning,andenhancingruralgovernance.[Methods]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ofrural
settlementsinJiangxiProvincefrom2000to2020wasexaminedbyusinglandscapepatternindices,kernel
densityanalysis,andgravityshiftmodel.Thebufferanalysisandgeographicdetectionwereemployedto
exploretheinfluencingfactors.[Results](1)ThenumberofruralsettlementsinJiangxiProvincedecreased,

buttheirscaleexpandedoverrime.Thevariationbetweendifferentsettlementscalesinitiallyincreasedand
thendecreased,whiletheirregularityofsettlementpatternsremainedgenerallylow.(2)Whiletheoverall
changeinruralsettlementdistributioninJiangxiProvincewasmodest,significantspatialdifferenceswere



observed.Thepatternexhibitedaspatialdistributionofdensepatterninthemiddleandsparseonallsides,

densepatterninthenorthandsparseinthesouth.(3)ThecenterofgravityofruralsettlementsinJiangxi
Provinceremainedrelativelystableoverthepasttwodecades,consistentlylocatedinthesouthwestof
FengchengCity.(4)RuralsettlementsinJiangxiProvinceweremainlyfoundinareaswithelevationsbelow
200mandslopesbetween5°and15°.Theywerenotablyinfluencedbyrivers,countyandtownshiproads,

whilerailways,highways,nationalroadsandprovincialroadshadminimalimpact.Amongsocio-economic
factors,theoutputvalueofgraincrops,ruralresidents'theconsumptionexpenditure,andcultivatedland
areahadthemostsignificantinfluence.[Conclusion]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ofruralsettlementsin
JiangxiProvinceremainedstableduring2000—2020.Thedistributionofruralsettlementswasinfluencedby
location,naturalandsocio-economicfactors.
Keywords:ruralsettlements;JiangxiProvince;spatiotemporalevolution;influencingfactors

  乡村聚落是指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

所,即村落[1]。乡村地区是我国发展较薄弱的地区,
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早在1982年,中
央就 发 布 了 以“三 农”为 主 题 的 一 号 文 件,并 且

1982—1986年连续5a的一号文件均围绕着“三农”
问题展开。2004年以来,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始终

聚焦“三农”问题,足以体现国家对乡村地区的重视。
乡村聚落是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而土地是乡村聚落

形成的基础。土地利用变化是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

经济杠杆、工程技术、政策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

明确乡村聚落用地变化特征,并厘清其中的驱动机

制,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实践乡村振兴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2]。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

土空间优化目标[3],旨在规范国土空间规划,合理高

效利用土地。在国土空间不变的情况下,乡村聚落的

变化,不仅对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影响,亦对乡村

地区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产生连锁反应。若在对乡

村聚落变化和发展规律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对乡村聚

落空间进行干预和重构,易导致生活空间重构与产业

发展脱节、聚落生态文化建设性破坏、自上而下的村

庄规划与农户需求错位等问题[4]。在此背景下,对乡

村聚落的研究显得愈发重要。城镇化进程加快,对乡

村聚落的空间布局和功能产生了显著影响。乡村地

区耕地被侵蚀、宅基地闲置废弃[4];建设粗放无序、环
境压力增大[5];无序扩张和布局散乱等问题也不断显

现[6]。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促

进乡村聚落的合理布局,改善民生,保护土地资源,优
化国土空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聚落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受到国内外

学者广泛关注。国外乡村聚落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由

早期主要集中于聚落分布、聚落形态、聚落景观等方

面向聚落生态环境、定居模式、城乡关系、乡村旅游等

多元方向转变[7-9],研究方法主要运用数理统计分析

和描述分析等[10]。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起步晚于国

外,但发展较快,研究主要集中于时空演变及影响因

素探究[10-15],空间布局优化和空间重构等[16-21]方面。
把握乡村聚落演变规律,探究驱动机制,并结合国家

政策,合理规划国土空间,优化三生空间,促进乡村振

兴,已成为国内乡村聚落研究的热点[22-26]。多数学者

的研究结果表明乡村聚落的分布受到自然、社会等多

种因素综合影响,但不同研究区域影响因素,因素的

影响程度有所不同[10-11,13]。乡村聚落研究在全球、国
家、区 域、县 市 等 不 同 区 域 尺 度 均 有 所 涉 及。如

WoodsM从全球尺度考察了全球化下农村地区的重

构,强调了地方和全球行动者、人类、非人类行动者的

互动,以产生新的混合形式和关系[27];周国华等从国

家尺度研究了中国农村聚居的演变,归纳出驱动农村

聚居演变的基础因子、新型因子、突变因子“三轮”驱
动机制[28];李学东等从区域尺度研究了中国东部平

原的农村居民点,发现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破碎的原因

是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29];宋伟等从县市尺

度对海口市乡村居民点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进行

研究,发现海口市乡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受自然、
区位、政策因素综合作用[14]。特色典型区是乡村聚

落研究的常见切入点。如林琳等对广东增城客家地

区聚落时空演进过程及动力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客家聚落由较贫瘠的低山丘陵向资源条件较好的盆

地及河谷中心地区拓展[12];李骞国等研究了黄土丘

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发现乡村聚

落向地形平坦、交通、水系沿线布局的趋向明显[19];
张海朋等对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聚落时空演化及驱动

机制进行研究,指出社会人文因素是推动研究区聚落

演化的主要动力[30];陈永林等探究江南丘陵区乡村

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表明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

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31];林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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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新疆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的研究显示,新疆绿洲乡村聚落邻近乡镇中心、道路、
河流分布特征明显等[32]。在聚落时空分布及演化上

常用景观格局指数法[18-19,33]、核密度估计[18,33-34]、空
间自相关分析[34-36]、最邻近指数法等[10,33,37]方法进行

探究,乡村聚落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则常用缓冲区

分析[18-19,34]、地 理 探 测 器[5,14,18]、交 通 可 达 性 分 析

等[13-14,32]方法。如 WeiSong等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分

析通州区乡村聚落规模和格局结构变化,核密度估计

观察乡村聚落分布特征,最邻近指数法测算乡村聚落

是否集聚分布[33];周扬等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34];杨忍利用核密度估计探

究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并通过交通可达性

分析交通因子对乡村聚落分布的影响[13];卢一乾等

利用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分析德兴市居民点空间

布局驱动因素[18]。
总体上看,国内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定时期宏观或微观尺度典型区域

的乡村聚落研究,存在静态研究多于动态研究、驱动

因素中物质现实因素多于文化心理政策因素等方面

的局限,缺少对省级尺度乡村聚落演变的省内差异性

和阶段性特征研究。省级单元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

划,在省级行政单元内,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环境变化

相对稳定,国土空间规划、聚落空间布局变动,受到省

级统一标准约束。省内乡村聚落演化是否平稳有序,
是否存在人地矛盾等问题,需要对省级尺度乡村聚落

进行深入研究。厘清省级尺度内乡村聚落的时空分

布变化及影响因素,能够对省内国土空间的规划、利
用、管治产生积极作用。

因此本文从省域空间出发,利用景观格局指数、
核密度估计、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对江西省2000—

2020年乡村聚落分布的时空演变进行研究,探究江

西省乡村聚落不同时期阶段数量、形态、布局等方面

的特征差异,利用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

示其动态演变因素,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优化国土空间规划与乡村布局治理提供参考和决策

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大部位于鄱阳湖流域内,东西南三面环

山,形成了省边界与流域边界近似一致的特点。江西

省内地形多样,平原、丘陵、山地、盆地均有分布,以山

地丘陵为主(图1)。多样的地形对江西省农业发展

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江西省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也

产生了重要影响。江西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条

件较好,在鄱阳湖平原和许多山间平地形成了较发达

的农业和众多的乡村聚落,农业农村资源十分丰富,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同时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

国极少数不间断输出商品粮的省份之一,东南沿海省

份不可缺少的农产品来源地。在地理位置上,江西省

位于我国东南部,东北毗邻长三角,南部靠近珠三角,
区位优势明显,但与周边接壤省份相比,经济发展水

平较差。农业长期以来是江西省的重要产业,但受到

周边经济发达地区强烈的虹吸效应,以及社会经济发

展,城镇化加速推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江西省农

村人口资源流失严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减

少。随着农村人口减少,政府对乡村地区关注和管制

增多,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也受到一定影响。根

据江西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江西省总人

口大约451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约1741万人,约占

江西省总人口的38.54%。

注:底图审图号:GS(2019)3333号。

图1 江西省地形

Fig.1 TopographicofJiangxiProvince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据、数字高程数

据、河流数据、交通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以及行政区数

据。为更明显地表现出江西省乡村聚落从2000—

2020年的变化,选取2000年、2010年、2020年以十

年为间隔的3个年份土地利用数据作为研究基础。
通过提取土地利用数据中农村居民点用地作为乡村

聚落斑块,用以表示乡村聚落。江西省30m分辨率

土地利用数据来自资源环境科学数据注册与出版系统

的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CNLUCC)[38];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地理空间数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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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http:∥www.gscloud.cn)获取江西省30m分辨率

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坡度数据通过ArcGIS平台

从数字高程数据中提取;从江西省统计年鉴中获取社会

经济数据;行政区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

系统 (mnr.gov.cn);河流、交通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

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geodata.cn)。

2 研究方法

2.1 景观格局指数

景观格局指数是景观生态学中的一种定量研究

方法,用于探究景观与格局的联系,表征景观在空间

上的分布及配置,对空间格局差异特征进行定量表

达[18]。乡村聚落数量、面积、形态、破碎度等特征可

以通过景观格局指数来反映[3]。为定量分析江西省

乡村聚落的景观格局特征,本研究选择斑块数量

(NP)、斑块面积(CA)、斑块密度(PD)、最大斑块指

数(LPI)、平均斑块面积(AREA_MN)、斑块面积标

准差(AREA_SD)、平均斑块分维度(FRAC_MN)等
景观格局指标进行分析。

2.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用于计算点、线两种要素在其周围邻

域中的密度,是一种非参数的表面密度估计方法[39],
将观察得到的数据点与平滑的峰值函数进行拟合,并
模拟真实的概率分布曲线,然后将核函数的作用效果

叠加起来,获得一条光滑的曲线[14]。为了更好地研

究江西省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使用核密度估计

对其进行分析。计算方法如下:

fn(x)=
1
na∑

n

i=1
k(

x-xi

a
) (1)

式中:fn(x)为乡村聚落核密度估计值;k 为核函数;

x 和xi为研究要素点;x-xi表示估计点x 到样本xi

处的距离;n 为图斑数量;a 为搜索半径,a >0。

2.3 重心迁移模型

“重心”起源于物理学,在地理学中为区域人口重

心的计算提供了更多选择[40]。本文利用重心迁移模

型对江西省乡村聚落随时间变化在空间中的分布状

况进行探究,并分析其迁移规律。某一年份乡村聚落

的重心计算方法如下:

X=∑
n

i=1
(Si×Xi)/∑

n

i=1
Si (2)

Y=∑
n

i=1
(Si×Yi)/∑

n

i=1
Si (3)

式中:X,Y 分别表示乡村聚落重心的坐标;Si表示第

i个乡村聚落斑块的面积;Xi,Yi分别表示第i个乡

村聚落的经纬度坐标。

2.4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常用于探究空间邻近性问题,揭示地

理要素影响范围和机理。其基本原理是以特定地图

要素为中心建立一定数量和宽度的缓冲带,扩展其二

维空间,并与目标要素进行叠加分析,从而揭示不同

地理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34]。借助ArcGIS平台,参
考已有研究,以500m,1000m,1500m,2000m,

2500m为间断点对乡村聚落斑块距河流和各级道路

的距离进行缓冲区分析[1,19,34],再利用叠加分析得出

2000年、2010年、2020年不同缓冲区范围内乡村聚

落斑块数量和面积。

2.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组统计学方法,用于对空间分异性

进行探测,并探究其中的驱动力[18]。本研究使用地理探

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将江西省市行政区划与乡村聚落

斑块进行叠加分析,得到每个市的乡村聚落斑块数量作

为因变量。选取地区GDP、人均GDP、第一产业产值占

比、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农村人口密度、粮食作物产值、
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耕地面积等9个因

素作为自变量,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这9个因素对乡村

聚落时空分布的影响大小。计算方法如下:

q=1-
SSW
SST=1-

∑
L

m=1
Nmσ2m

Nσ2
(4)

式中:m 为因子的分层数;Nm 和N 分别为第m 层和

全区的总评价单元数;σ2m和σ2 分别为第m 层和全区

的变量值的方差;SSW 和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

与全区总方差;q 值即是度量因子对要素空间分异性

的解释度的统计量,其值域为[0,1],q 值越大则说明

要素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且q值所指向的因子对要

素的解释度越强[18]。

3 结果与分析

3.1 景观格局分析

从乡村聚落斑块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江西省乡村

聚落斑块从2000—2020年总体上变化较小,在空间

上呈现出“中密周疏,北密南疏”的分布特征(图2)。
鄱阳湖平原、吉泰盆地等平原低地是斑块密集区,如
赣中北地区的宜春市和南昌市、吉安市中部、上饶市

西部,此外九江市长江沿岸地区乡村聚落斑块也较为

稠密。赣南、赣西北、赣东北等山地丘陵地区乡村聚

落斑块则较为稀疏,乡村聚落分布零散。
根据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显示,江西省乡村聚

落斑块数量减少,但面积增大(表1)。2000—2020年

江西省乡村聚落斑块数量由28213个减少至2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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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斑块面积则由207762.03hm2增大至231866.91
hm2,平均斑块面积由7.3641hm2增大至8.3867
hm2。乡村聚落斑块密度降低但下降幅度较小。从

斑块面积标准差来看,2000—2020年江西省不同乡

村聚落规模差异先扩大后缩小。2000年乡村聚落斑

块面积标准差为6.8867,至2010年,斑块面积标准

差出现了大幅增长,达到30.2160,2020年有所下

降,但数值依然较大,不同的乡村聚落规模仍存在较

大差异。最大斑块指数先上升后下降,由2000年的

0.10%上升至2010年的2.33%,而后下降至2020年

的1.27%,总体上规模大的乡村聚落较少。平均斑块

分维度呈轻微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0512上升至

2020年的1.0537,表明江西省乡村聚落斑块的不规

则程度变化较小。总体来说,从2000—2020年,乡村

聚落数量和聚集度在减小,但是乡村聚落面积规模

在增大。

图2 2000-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斑块分布

Fig.2 RuralsettlementpatchesdistributionofJiangxiProvincefrom2000to2020
表1 景观格局指数

Table1 Landscapepatternindex

年份
斑块

数量/个

斑块

面积/hm2
斑块密度/

(个·hm-2)
最大斑块

指数/%

平均斑块

面积/hm2
斑块面积

标准差

平均斑块

分维度

2000 28213 207762.03 0.001690 0.10 7.3641 6.8867 1.0512
2010 27719 230074.20 0.001661 2.33 8.3002 30.2160 1.0536
2020 27647 231866.91 0.001657 1.27 8.3867 20.7268 1.0537

3.2 核密度分析

将江西省乡村聚落的核密度计算结果基于自然

断裂点法进行分类并划分为低密度区、次低密度区、
中密度区、次高密度区以及高密度区(图3)。结果表

明,2000年、2010年、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密度总体上

随时间变化较小,核密度均值分别为0.1335个/km2,

0.1307个/km2,0.1304个/km2。江西省内乡村聚

落分布整体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在中北部地区形

成了东北—西南走向的条带状高密度区,但乡村聚落

密度核心形态较为破碎。

2000年,南昌市的南昌县、安义县,宜春市的高安

市、樟树市、丰城市,新余市的渝水区,吉安市北部,抚州

市的临川区,鹰潭市的余江县,上饶市的余干县等乡村

聚落密集,形成乡村聚落高密度区。这些地区地势低

平,靠近河流,交通便利,耕地资源丰富,农业人口聚集

形成众多的乡村聚落。在这些高密度区的邻近地区,形
成了次高密度区,密度值有所降低,以高密度区为中心

向外扩展。此外,在长江沿岸的湖口县、彭泽县、瑞昌

市,九江市的都昌县,赣南地区的宁都县、瑞金市、大余

县等地境内也存在一些高密度区。而在江西省界边

缘地区,如东部武夷山区、西部罗霄山区、西北部幕阜

山区、东北部怀玉山区、赣南山地丘陵区,地形崎岖复

杂,对外沟通不便,乡村聚落分布稀疏,形成了面积广

大的次低密度区和低密度区,与地势平坦地区的核密

度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和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

落高密度区仍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境内,但存在一些

密度区范围较2000年有略微收缩或演化为新一级密

度区的现象。从2000—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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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变化较小,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趋于稳定。整体而

言,江西省乡村聚落密度空间差异显著,中北部乡村

聚落密度明显大于南部、东北部、西北部,且乡村聚落

核密度等级连续性较强。在时间维度上,江西省乡村

聚落在2000—2020年期间核密度总体较稳定,存在

密度核心收缩和密度区等级变化的现象。

图3 2000-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核密度分区

Fig.3 KerneldensityofruralsettlementsofJiangxiProvincefrom2000to2020

3.3 重心迁移模型分析

从2000—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重心迁移图

(图4)中可以发现,乡村聚落的重心在20年间位置

较为稳定。2000年重心坐标(115°40'45″E,27°53'48″N),

2010年重心坐标(115°40'37″E,27°53'43″N),2020年

重心坐标(115°40'38″E,27°53'42″N),均位于丰城市

西南部,毗邻樟树市、新干县。从2000—2010年,乡村聚

落重心向西南移动0.2694km,表明2000—2010年乡村

聚落主要增长区域在西南部地区;2010—2020年,乡
村聚落重心略微向东南移动0.0177km,迁移距离远

小于前一时段,表明这期间江西省乡村聚落变化较

小,整体格局较为稳定。

图4 2000-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重心迁移

Fig.4 MigrationofruralsettlementsgravitycenterinJiangxiProvincefrom2000to2020

3.4 乡村聚落演变影响因素

3.4.1 影响因素选择 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和时空

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考已有研究成

果,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从自然、区位、社会经济

3个方面选取表2中的13个因素来探究乡村聚落时

空分布的影响机制。

3.4.2 自然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生产

生活的重要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其

中,高程及坡度对聚落的选址尤为重要。依据江西省

30m分辨率的数字高程和坡度数据,在ArcGIS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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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重分类工具,根据高程和坡度变化特点,分别以

200m,400m,600m,800m,1000m为间断点,得到江

西省高程分级数据;分别以5°,15°,25°,35°,45°为间断点,

得到江西省坡度分级数据,将这些数据与2000年、2010
年、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分布图层进行叠加,得到乡村

聚落斑块在不同高程和坡度上的分布情况。
表2 乡村聚落时空分布的影响指标因素

Table2 Indexfactorsaffectingspatiotemporaldistributionofruralsettlement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然因素 高程、坡度

区位因素 距河流距离、距道路距离

社会经济因素
地区GDP、人均GDP、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农村人口密度、粮食作物产值、农村

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耕地面积

  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3个年份中,斑块数量最

多,斑块面积最大的是海拔低于200m,坡度在5°~
15°的区域,江西省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位置具有地

势低、坡度缓的特点。在高程上,乡村聚落斑块数量

和面积均随着海拔的增加而递减;在坡度上,乡村聚

落斑块的数量和面积随着坡度的升高先增加后减少,
坡度为5°~15°的地区斑块数量最多,面积最大,其次

是坡度在0°~5°的地区。高程大于1000m和坡度

大于45°的地区斑块数量和面积最小,这些地区海拔

高,坡度陡,不适宜进行耕作和居住。
表3 2000-2020年江西省不同高程和坡度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占比

Table3 Thenumberandareaproportionofruralsettlementpatcheswithdifferentelevationsand
slopesinJiangxiProvincefrom2000to2020 %

参 数
2000年

数量占比 面积占比

2010年

数量占比 面积占比

2020年

数量占比 面积占比

<200m 88.41 90.16 88.39 90.51 88.36 90.26

200~400m 10.44 9.09 10.50 8.78 10.51 9.02

高程
400~600m 0.93 0.60 0.90 0.56 0.91 0.56

600~800m 0.17 0.12 0.15 0.11 0.15 0.11

800~1000m 0.04 0.03 0.04 0.02 0.05 0.04

>1000m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5° 31.99 28.84 32.10 28.25 31.44 28.99

5°~15° 60.02 63.87 59.74 64.21 60.31 63.40

坡度
15°~25° 6.87 6.28 7.00 6.50 7.07 6.54

25°~35° 1.00 0.89 1.02 0.90 1.03 0.94

35°~45° 0.10 0.11 0.12 0.12 0.13 0.12

>45°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3.4.3 区位因素 河流对乡村聚落的分布存在重要

影响。江西省境内水系发达,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

较明显的河流指向性。从图5中可以发现,2000年、

2010年、2020年,在2500m以内的范围,乡村聚落斑块

主要集中在距河流小于500m的地区,在数量和面积上

均占较大比重,但随着距离的增加,乡村聚落斑块数

量和面积与距离呈反向变动。2000年,2500m范围内

乡村聚落斑块的数量和面积占比分别达到58.39%,

61.89%;2010年则分别是58.17%,63.91%;2020年

分别为58.10%,64.16%,半数以上的乡村聚落斑块

均位于距离河流2500m范围内的区域。随着时间

的推移,距河流2500m范围内乡村聚落斑块数量逐

渐减少,但面积不减反增。

在交通方面,2000年省内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欠

缺,各类道路修筑较少,因此乡村聚落斑块大部分分

布在距铁路、高速、国道、省道、县乡道2500m以外

的区域(图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日益完善,道路修筑的类别和数量日渐增加,交通对

乡村聚落的时空分布影响不断显现。2000年、2010
年、2020年距铁路2500m范围内的乡村聚落斑块

数量分别占12.52%,13.42%,19.75%,面积分别占

14.17%,15.09%,24.36%。2000年、2010年、2020年距高

速公路2500m范围内的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分别占

1.84%,16.80%,13.60%,面积分别占2.06%,18.10%,

17.13%。由于铁路,高速公路的修建需要综合考虑

安全风险、土地占用、防止扰民等因素,普遍分布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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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有一定距离的区域,因此在距铁路和高速公

路2500m范围内,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3个年

份都维持在较低水平。靠近国道的乡村聚落斑块数

量和面积同样较少,从2000—2020年呈先减后增趋

势。省道相较于国道,其2500m范围内的乡村聚落

斑块数量和面积有进一步增多。县乡道2500m范围内

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增加最为显著,2020年达到了

95.52%和95.28%。根据2020年江西省交通运输行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年末,全省通公路的乡(镇)
占全省乡(镇)总数100%,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省建制

村总数100%。江西省乡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

备,因此,距离县乡道2500m范围内的乡村聚落斑块数

量和面积有很大提升。

3.4.4 社会经济因素 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江西省

乡村聚落分布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探测结果如表4
所示。总体上,粮食作物产值、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耕
地面积3个因素的影响最大,在3个年份中q值均大

于0.84,始终保持在较高数值,是影响乡村聚落分布

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GDP代表了该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表中3个年份地区GDP的q值均大于0.78,
表明地区GDP对乡村聚落的分布有很大影响。在人

均GDP方面,2010年对乡村聚落分布影响最大,到

2020年则有一定幅度下降。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二
三产业产值占比、农村居民收入及耕地面积q值均随

着年份推移、经济社会发展而增大,对乡村聚落分布

的影响逐渐增强。农村人口密度的q 值始终维持在

低值,对乡村聚落分布影响较小。

图5 2000-2020年江西省距河流不同距离

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占比

Fig.5 Thenumberandareaproportionofruralsettlement

patchesatdifferentdistancesfromriversin
JiangxiProvincefrom2000to2020

图6 2000-2020年江西省距各级道路不同距离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占比

Fig.6 Thenumberandareaproportionofruralsettlementpatchesatdifferentdistances
fromdifferentroadsinJiangxiProvincefrom2000to2020

表4 因子探测结果(q值)

Table4 Factordetectionresult(qvalue)

年份
地区

GDP

人均

GDP

第一产业

产值占比

二三产业

产值占比

农村人口

密度

粮食作物

产值

农村居民

收入

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

耕地

面积

2000 0.8452 0.6965 0.6160 0.3435 0.4921 0.9350 0.5757 0.8712 0.8606

2010 0.7894 0.8637 0.7027 0.7027 0.1546 0.9071 0.8266 0.8452 0.8792

2020 0.8699 0.4550 0.7492 0.7225 0.2320 0.9381 0.8328 0.9319 0.9535

4 结 论

(1)2000—2020年,在景观格局指数上,江西省

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密度呈递减趋势,乡村聚落斑块

面积以及平均斑块面积呈增长趋势,乡村聚落规模不

断扩大。江西省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随时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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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呈反向变动,斑块的不规则程度变化较小。最大斑

块指数先增后减,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乡村聚落。
(2)2000—202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分布整体

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表现出“中密周疏,北密南

疏”的空间分布格局。江西省乡村聚落密度核心形态

较为破碎,在中北部地区形成了东北—西南走向的条

带状高密度区。中北部乡村聚落核密度明显大于其

他地区且乡村聚落核密度等级连续性较强。在时间

维度上,江西省乡村聚落在20年间核密度总体较为

稳定,存在密度核心收缩和密度区等级变化的现象。
(3)2000—2010年,江西省乡村聚落重心向西

南移动0.2694km,2010—2020年则略微向东南移

动0.0177km,均位于丰城市西南部,毗邻樟树市、新
干县,江西省20年间乡村聚落重心较为稳定。

(4)江西省乡村聚落时空分布受到自然地理因

素、区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自然地

理方面,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低于200m,坡度

在5°~15°的区域,呈现典型的“低海拔、缓坡度”指
向;在区位方面,2000—2020年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

距离河流2500m以内,2020年距离县乡道2500m
以内,具有显著的河流、道路邻近指向;在社会经济方

面,粮食作物产值、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耕地面积的影

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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